
0
虎與骨
我們只是蜉蝣，

在小小一方天地裡掙扎求活，

公園是我們的街頭樂園，

也是我們的枷鎖牢籠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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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知
道
從
什
時
候
開
始
，
也
不
知
道
是
誰
立
下
的
規
範
，
夜
市
是
大
人
的
地
盤
，
公
園
屬
於
小
孩
。

一
個
地
方
有
一
個
地
方
的
規
矩
，
師
大
街
頭
也
不
例
外
。

春
天
，
四
月
的
夜
晚
涼
風
習
習
，
師
大
夜
市
的
人
潮
絡
繹
不
絕
，
正
是
最
熱
鬧
的
時
刻
；
相
較
之
下
，

泰
順
街
六
十
巷
的
末
日
書
店
顯
得
冷
冷
清
清
，
整
個
晚
上
只
稀
稀
落
落
來
了
幾
個
客
人
。

今
天
是
星
期
三
，
我
坐
在
末
日
書
店
的
櫃
台
至
今
八
個
小
時
，
口
中
不
停
地
打
著
哈
欠
。
拿
出
手
機

看
看
時
間
，
銀
幕
上
的
數
字
顯
示
是
九
點
十
五
分
。

我
從
櫃
台
起
身
，
順
手
抽
起
掛
在
椅
背
的
防
風
外
套
，
往
書
店
門
口
走
去
。

「
林
效
虎
，
你
又
要
去
哪
裡
？
」
老
姊
聽
見
門
鈴
聲
，
從
書
櫃
後
方
探
出
頭
來
，
正
好
見
到
我
要
出
門
，

她
一
面
說
，
一
雙
手
仍
舊
不
停
地
整
理
書
籍
。

「
去
公
園
啊
。
」
我
在
門
口
停
下
腳
步
。

「
都
幾
點
了
，
去
公
園
幹
嘛
？
等
一
下
都
要
打
烊
了
。
」
老
姊
露
出
狐
疑
的
表
情
。

「
散
步
啊
，
沒
幹
嘛
。
」
我
說
。

「
他
去
打
架
喔
，
」
小
妹
正
在
書
店
外
頭
給
盆
栽
澆
水
，
「
『
小
公
園

』
和
『
南
公
園

』
在
公
園
談
判
，

他
去
湊
熱
鬧
。
」

「
靠
北
，
誰
打
架
啊
？
」
我
說
，
「
你
不
嗆
我
不
會
爽
是
不
是
啊
？
」

「
本
來
就
是
，
你
以
為─

─

」

「
你
們
兩
個
不
要
吵
好
不
好
？
」
老
姊
不
耐
煩
地
打
斷
我
們
，
「
阿
潔
給
我
閉
嘴
；
小
虎
，
你
湊
熱
鬧

就
算
了
，
不
要
讓
我
再
去
派
出
所
把
你
領
回
來
喔
，
沒
事
早
點
回
家
，
聽
到
沒
有
？
」

我
穿
上
外
套
，
瞪
了
小
妹
一
眼
，
作
勢
要
揍
她
，
她
翻
著
白
眼
，
回
敬
我
一
個
中
指
。 

步
出
師
大
路
一○

五
巷
巷
口
，
人
聲
和
車
聲
瞬
間
沸
騰
，
嘩
啦
嘩
啦
湧
向
我
的
四
周
，
我
看
了
看
往

來
車
輛
，
小
跑
步
穿
越
馬
路
，
走
進
師
大
公
園
。

師
大
公
園
，
你
或
許
聽
過
這
個
地
方
。

當
你
從
師
範
大
學
前
林
立
的
白
千
層
行
道
樹
直
走
到
校
園
圍
牆
的
盡
頭
，
再
沿
著
和
平
東
路
的
交
叉

口
右
轉
師
大
路
，
你
就
會
看
見
師
大
公
園
。

師
大
的
街
頭
，
有
句
話
是
這
麼
說
的
：

「
大
人
不
進
公
園
，
小
孩
不
去
夜
市
。
」

0.1  
內
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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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副
欠
幹
的
雞
巴
臉
。

「
小
公
園

」
對
面
坐
了
十
來
個
「
南
公
園

」
的
人
馬
，
一
夥
人
或
坐
或
站
，
衣
著
顏
色
也
不
統
一
；
我

挨
著
一
個
頭
綁
白
色
毛
巾
的
高
大
傢
伙
坐
下
，
高
個
子
有
著
又
直
又
濃
的
眉
毛
，
底
下
是
一
雙
細
長
的
鳳

眼
，
黝
黑
的
臉
上
稜
角
分
明
，
散
發
著
一
股
漠
然
的
傲
氣
。
見
到
我
，
他
略
微
抬
起
下
巴
當
做
招
呼
。

他
是
骨
男
，
「
南
公
園

」
的
頭
頭
。

「
跟
人
家
談
判
你
穿
這
樣
？
巴
西
的
手
指
虎
都
戴
上
了
。
」
我
看
著
他
腳
上
踩
著
的
夾
腳
拖
鞋
說
。

「
有
啥
洨
路
用
？
」
骨
男
不
帶
情
緒
地
說
。

我
看
著
對
面
正
在
撥
弄
拳
頭
的
巴
西
，
巴
西
的
眼
神
和
骨
男
對
上
，
他
挑
釁
的
折
起
手
指
，
青
筋
暴

露
的
手
臂
上
，
金
屬
手
指
虎
在
昏
黃
燈
光
下
閃
閃
發
亮
。

剛
剛
給
我
開
道
的
小
馬
不
知
何
時
走
了
進
來
。
「
賊
頭
來
了
。
」
他
對
骨
男
說
。

我
往
後
看
了
一
眼
，
一
輛
警
車
停
在
師
大
路
上
，
荷
槍
實
彈
的
兩
名
管
區
員
警
在
對
街
填
寫
巡
邏
箱
，

我
站
起
來
，
朝
他
們
揮
揮
手
，
他
們
漠
然
望
著
我
，
隨
後
轉
身
走
進
夜
市
的
巷
弄
之
中
。

「
他
們
只
是
來
看
一
下
狀
況
。
」
我
對
骨
男
說
。

「
夜
市
的
人
也
來
了
。
」
他
下
巴
抬
起
，
眼
神
飄
向
另
外
一
頭
，
有
個
穿
著
夏
威
夷
衫
的
猥
瑣
男
子
正

好
整
以
暇
地
觀
望
著
，
身
後
還
跟
著
一
個
看
起
來
很
不
好
惹
的
傢
伙
，
他
的
右
臉
有
道
長
長
的
傷
疤
，
身

材
結
實
得
像
是M

M
A

的
格
鬥
選
手
。

「
夜
市
的
來
公
園
湊
什
麼
熱
鬧
啊
？
」

如
果
你
是
從
捷
運
台
電
大
樓
站
三
號
出
口
轉
過
來
的
，
你
的
右
手
邊
會
是
人
潮
川
流
不
息
的
夜
市
商

圈
，
師
大
公
園
就
在
它
的
對
面
。

這
是
一
個
狹
長
的
區
域
，
四
面
八
方
都
是
狹
窄
的
巷
弄
，
巷
弄
裡
則
佈
滿
了
店
家
與
路
邊
攤
，
台
北

人
習
慣
叫
這
區
師
大
夜
市
，
後
來
還
真
的
給
市
政
府
正
名
了
，
路
邊
的
公
車
站
牌
就
寫
著
「
師
大
夜
市

」
。

幾
年
前
有
些
文
化
人
覺
得
夜
市
不
雅
，
想
仿
效
紐
約
東
村
的
名
稱
給
它
取
一
個
類
似
的
假
掰
名
字
。

還
是
別
鬧
了
，
夜
市
就
是
夜
市
，
名
字
再
高
級
也
不
會
讓
這
個
地
方
更
有
氣
質
。

繞
過
路
上
的
人
潮
，
我
走
到
公
園
北
邊
的
盡
頭
，
經
過
一
座
不
知
道
是
顏
料
還
是
牙
膏
形
狀
的
翻
銅

雕
塑
，
下
坡
處
有
個
小
小
的
環
形
劇
場
，
大
批
奇
形
怪
狀
的
少
年
群
聚
，
一
干
牛
鬼
蛇
神
對
我
的
出
現
投

以
來
者
不
善
的
眼
神
。

正
要
往
裡
頭
走
，
把
守
在
最
外
層
的
少
年
將
我
攔
下
，
我
比
了
比
前
方
，
示
意
要
進
去
。

「
幹
嘛
？
前
面
禁
止
通
行
。
」
其
中
一
個
長
毛
態
度
跋
扈
地
說
，
幾
個
人
一
擁
而
上
，
擋
住
了
我
的
去

路
。

後
方
一
個
眉
頭
上
穿
著
金
屬
飾
品
的
金
毛
仔
認
出
了
我
。
「
閃
邊
啦
。
」
他
說
，
把
長
毛
推
到
一
邊
，

我
記
得
他
是
「
南
公
園

」
的
小
馬
。

「
阿
虎
。
」
小
馬
對
我
致
意
，
朝
四
周
擋
道
的
少
年
擺
擺
手
，
清
出
一
條
路
讓
我
過
去
。

擠
進
人
群
之
後
，
看
見
一
群
人
分
坐
劇
場
兩
面
，
正
對
著
我
的
那
批
大
約
二
十
多
人
，
那
是
「
小
公

園

」
的
人
馬
，
正
中
央
那
個
頂
著
大
平
頭
的
長
臉
男
叫
做
巴
西
，
他
是
「
小
公
園

」
的
老
大
，
天
生
長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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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直
沒
有
什
麼
成
群
結
黨
的
團
體
出
現
。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公
園
裡
的
紛
爭
變
得
複
雜
，
也
因
此
促
成
了

兩
個
主
要
敵
對
勢
力
的
興
起
。

巴
西
這
傢
伙
自
小
在
街
上
混
，
因
為
鬥
毆
傷
人
進
過
幾
次
警
局
，
普
通
混
混
也
惹
不
起
他
，
身
邊
慢

慢
就
跟
上
了
一
群
人
，
他
們
以
師
大
公
園
北
邊
作
為
集
結
的
場
所
，
漸
漸
有
了
「
小
公
園

」
的
稱
號
。

為
什
麼
「
小
公
園

」
的
勢
力
僅
限
北
半
邊
，
佔
據
不
了
整
座
公
園
呢
？
因
為
公
園
裡
還
有
「
南
公
園

」

的
存
在
。
骨
男
在
公
園
旁
的
巷
子
裡
擺
了
幾
年
的
路
邊
攤
，
夏
天
賣
冰
，
冬
天
則
改
賣
甜
湯
；
既
然
人
在

公
園
做
生
意
，
和
「
小
公
園

」
的
衝
突
就
不
會
少
，
骨
男
起
初
總
是
單
槍
匹
馬
，
漸
漸
地
吸
引
了
一
票
人

跟
著
他
，
於
是
公
園
一
步
一
步
形
成
如
今
的
對
立
態
勢
。
「
小
公
園

」
人
多
，
「
南
公
園

」
剽
悍
，
雙
方
的

勢
力
長
期
分
踞
公
園
的
南
北
兩
頭
，
彼
此
互
不
侵
犯
。

巴
西
和
骨
男
走
向
劇
場
的
中
央
正
面
，
玩
你
瞪
我
、
我
瞪
你
的
互
瞪
遊
戲
，
原
本
分
據
兩
側
對
峙
的

人
馬
紛
紛
站
了
起
來
，
雙
方
立
時
劍
拔
弩
張
。

「
小
公
園

」
有
個
人
仍
然
坐
在
原
地
，
他
的
面
容
頗
為
蒼
白
，
長
而
直
的
金
髮
往
後
綁
成
一
個
短
短
的

髮
髻
。
他
一
直
帶
著
奇
特
的
笑
容
，
好
似
雙
方
的
緊
張
氣
氛
與
他
無
關
似
的
，
活
像
個
等
著
看
戲
的
局
外

人
，
為
此
我
多
看
了
他
兩
眼
，
不
過
此
刻
的
情
況
讓
我
無
暇
他
顧
。

「
你
把
夜
市
的
人
找
來
幹
嘛
，
人
那
麼
多
還
需
要
幫
手
？
」
我
對
巴
西
說
。

「
隨
便
啦
，
趕
快
弄
一
弄
，
攤
子
還
沒
收
呢
。
」
他
拉
下
頭
上
的
毛
巾
，
用
手
指
胡
亂
理
了
理
壓
塌
的

短
髮
，
隨
後
起
身
。

相
較
於
台
北
城
裡
的
其
它
地
區
，
師
大
公
園
的
街
頭
其
實
不
是
那
麼
複
雜
。
雖
然
夜
市
油
水
不
少
，

但
那
裡
是
大
人
的
世
界
，
街
上
的
小
孩
過
不
了
街
，
都
往
公
園
裡
頭
鑽─

─

這
些
年
來
，
無
論
你
是
破
少

年
、
傲
少
年
、
慘
綠
少
年
，
還
是
流
浪
少
年
，
師
大
公
園
都
無
條
件
地
接
納
，
「
小
公
園

」
之
類
的
團
體

就
是
這
些
鬼
混
的
少
年
囝
仔
湊
起
來
的
。

公
園
少
年
的
性
格
脾
氣
各
有
不
同
，
但
他
們
都
有
一
個
共
通
的
特
質
：
假
如
你
問
他
們
是
做
什
麼
的
，

他
們
通
常
答
不
出
來
；
這
些
人
在
果
菜
市
場
裡
當
搬
菜
工
、
當
搬
家
工
、
當
音
響
工
、
當
工
地
臨
時
工
、

當
快
遞
員
、
當
餐
廳
服
務
生
或
者
便
利
商
店
店
員
，
當
然
還
有
連
這
些
都
說
不
出
口
的
地
下
工
作
：
賣
藥

的
、
當
車
手
的
、
討
債
的
，
只
要
有
錢
賺
，
他
們
什
麼
都
做
，
卻
也
什
麼
都
做
不
長
久
，
因
為
做
什
麼
都

看
不
到
未
來
，
做
什
麼
都
看
不
到
希
望
，
所
以
過
得
一
天
算
是
一
天
。
好
一
點
的
收
入
或
許
勉
強
餬
口
，

但
也
僅
止
於
餬
口
而
已
，
他
們
可
以
一
天
只
吃
一
餐
麥
當
勞
的
五
十
元
特
餐
，
卻
不
能
不
買
手
機
遊
戲
的

點
數
，
不
能
不
把
機
車
排
氣
管
與
手
把
改
得
很
瞎
趴
。
這
是
一
個
只
能
把
握
當
下
的
年
代
，
你
總
必
須
有

所
取
捨
。

以
往
在
街
上
走
跳
的
少
年
，
往
往
只
是
將
公
園
當
作
玩
樂
的
集
合
地
點
，
在
我
的
記
憶
當
中
，
這
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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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，
打
贏
的
那
邊
說
話
，
公
園
如
此
，
夜
市
亦
然
。

「
幹
，
來
啊
，
很
行
嗎
？
骨
男
，
會
飛
天
是
嗎
？
今
天
就
看
你
是
多
會
打
。
」
巴
西
對
骨
男
嗆
聲
，
骨

男
只
是
冷
哼
了
一
聲
。

「
幹
你
娘
，
我
們
一
人
一
腳
都
把
你
們
踩
到
羅
斯
福
路
。
」
巴
西
身
後
的
小
弟
對
著
骨
男
叫
囂
著
。

「
好
啊
，
你
們
打
啊
，
大
亂
鬥
啊
，
最
好
打
到
公
園
的
民
眾
都
報
案
。
」
我
說
，
隨
後
掃
視
雙
方
人
馬
。

「
戴
帽
子
那
邊
和
我
講
好
了
，
公
園
的
事
情
我
們
自
己
解
決
，
如
果
搞
到
人
家
報
警
，
那
也
沒
辦
法
，
大

家
一
起
進
派
出
所
。
」

巴
西
狠
狠
瞪
了
我
一
眼
，
眼
神
又
飄
向
外
頭
的
警
察
。
「
幹
你
娘
我
說
釘
孤
枝
就
釘
孤
枝
，
全
部
給
我

閉
嘴
。
」

「
O 

K
，
打
贏
的
說
話
，
沒
人
有
意
見
喔
？
」
我
說
。

「
幹
，
沒
意
見
啦
。
」
巴
西
說
。

「
沒
意
見
。
」
骨
男
說
。

骨
男
尚
未
擺
出
架
式
，
巴
西
已
經
一
記
右
勾
拳
打
在
他
的
臉
上
。

骨
男
好
不
容
易
穩
住
搖
晃
的
身
軀
，
鼻
血
立
時
爆
了
出
來
，
弄
得
他
滿
臉
血
腥
，
看
起
來
頗
為
狼
狽
。

手
指
虎
這
種
凶
器
果
然
不
是
好
惹
的
。

「
幹
，
我
有
那
麼
垃
圾
？
他
們
自
己
跑
來
看
戲
，
干
我
屁
事
？
」
巴
西
說
，
「
我
還
想
問
你
咧
，
找
你

來
當
公
證
，
怎
麼
人
才
剛
到
，
賊
頭
就
跟
著
來
？
」

「
你
他
媽
少
講
廢
話
啦
，
『
小
公
園

』
的
事
我
才
懶
得
管
，
公
證
我
可
以
不
做
，
你
厲
害
自
己
再
找
一

個
。
」
我
說
，
「
警
察
那
邊
我
都
喬
過
了
，
公
園
的
事
情
公
園
自
己
解
決
，
他
們
不
插
手
。
」

「
好
啊
，
幹
你
娘
！
現
在
就
解
決
，
骨
男
，
你
弄
我
的
人
，
我
們
怎
麼
解
決
？
」

「
我
以
前
講
過
，
『
小
公
園

』
在
北
邊
衝
啥
洨
都
不
關
我
的
事
，
但
是
不
要
跨
過
界
。
」
骨
男
說
，
「
你

的
人
跑
到
南
邊
來
搞
事
，
賣
藥
還
給
我
看
見
，
你
想
我
怎
麼
處
理
？
」

巴
西
眼
神
飄
向
後
方
的
手
下
，
「
他
們
不
是
這
樣
講
的
，
是
你
跨
過
界
。
」

骨
男
指
著
巴
西
後
方
的
兩
個
人
，
「
就
這
兩
個
，
還
有
一
個
不
知
道
在
哪
裡
的
，
三
個
人
在
星
巴
克
旁

邊
交
易
，
你
意
思
是
星
巴
克
不
算
南
邊
？
那
以
前
講
好
的
都
放
屁
。
」

「
幹
，
還
有
一
個
人
在
醫
院
啦
，
好
好
一
個
人
給
你
送
進
醫
院
。
」
巴
西
說
，
「
你
娘
老
雞
掰
，
管
你

南
邊
北
邊
，
從
今
天
開
始
星
巴
克
算
北
邊
。
」

「
那
不
用
談
了
，
」
骨
男
說
，
「
直
接
來
啦
，
講
這
麼
多
。
」

此
話
一
出
，
巴
西
頓
時
像
個
燒
開
的
汽
笛
水
壺
般
怒
吼
起
來
，
骨
男
的
眼
神
也
變
得
銳
利
，
全
身
架

式
拉
開
，
雙
方
人
馬
立
時
劍
拔
弩
張
，
髒
話
齊
出
。
眼
看
情
況
不
對
，
我
趕
忙
擋
在
兩
個
帶
頭
的
人
面
前
。

「
靠
北
啊
，
衝
啥
洨
啊
？
照
規
矩
來
，
一
對
一
啦
。
」
我
在
喧
嘩
的
叫
囂
聲
中
大
喊
。

長
年
以
來
，
師
大
街
頭
一
直
有
個
規
矩
，
兩
派
陣
營
若
是
遇
上
什
麼
擺
不
平
的
紛
爭
，
就
各
派
一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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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群
散
去
之
後
，
夏
威
夷
衫
中
年
男
子
正
對
著
手
機
講
話
，
他
意
味
深
長
地
瞅
著
我
，
然
後
將
手
機

收
進
褲
子
口
袋
，
轉
身
與
他
身
後
的
刀
疤
男
消
失
在
夜
市
的
巷
弄
裡
。

兩
個
巡
邏
員
警
從
巷
子
裡
冒
了
出
來
，
我
走
到
公
園
對
街
的
時
候
他
們
已
經
坐
上
警
車
。
「
學
長
，
」

我
隔
著
車
窗
對
他
們
說
，
「
公
園
沒
事
了
，
還
是
老
樣
子
，
再
和
你
們
所
長
交
代
一
下
。
」

「
跟
那
些
阿
弟
仔
講
，
最
近
安
分
點
，
那
大
家
才
真
的
沒
事
。
」
駕
駛
座
上
的
警
察
說
。

骨
男
在
空
蕩
蕩
的
兒
童
遊
樂
區
長
椅
上
等
我
，
他
渾
身
浴
血
的
恐
怖
模
樣
著
實
嚇
跑
不
少
帶
著
小
朋

友
的
父
母
。
我
們
一
起
走
到
公
園
盡
頭
，
再
沿
著
師
大
路
九
十
二
巷
走
到
路
口
轉
角
。
那
角
落
還
是
老
樣

子
，
大
葉
榕
遮
蔽
的
陰
影
下
，
幾
張
桌
椅
、
一
台
推
車
，
看
板
上
頭
紅
色
的
「
冰

」
字
已
經
微
微
褪
色
。

攤
位
前
有
個
紮
著
馬
尾
的
少
年
守
著
，
一
見
到
骨
男
出
現
，
他
立
即
站
了
起
來
。

「
阿
寬
，
你
先
走
，
帳
我
們
明
天
再
結
。
」
骨
男
對
他
說
，
阿
寬
點
點
頭
，
然
後
雙
手
插
進
口
袋
，
往

羅
斯
福
路
的
方
向
離
去
。

骨
男
坐
了
一
會
兒
，
隨
後
將
染
上
血
跡
的
T
恤
褪
下
，
赤
著
上
身
走
向
水
龍
頭
，
接
著
拿
起
水
管
當

頭
澆
下
，
清
理
渾
身
的
血
漬
。

清
理
過
後
，
骨
男
放
下
水
管
，
白
熾
燈
管
照
耀
下
的
他
，
渾
身
冒
著
白
茫
茫
的
蒸
氣
。

骨
男
吃
痛
，
整
張
臉
都
揪
在
一
起
，
他
伸
手
想
去
擦
血
，
不
過
巴
西
並
不
給
他
機
會
，
趁
勝
追
擊
迎

了
過
來
。
這
次
骨
男
有
了
防
備
，
針
對
腰
部
以
上
的
幾
個
拳
腳
都
給
他
擋
下
，
雖
然
落
居
下
風
，
卻
也
沒

給
打
中
什
麼
要
害
。

一
路
挨
打
的
場
面
持
續
了
一
陣
，
骨
男
的
身
子
越
蹲
越
低
，
偶
爾
抽
空
回
個
幾
拳
，
不
過
都
給
巴
西

閃
過
了
。
巴
西
打
得
興
起
，
架
勢
擺
得
越
來
越
大
，
每
一
次
出
手
都
卯
足
全
力
，
想
要
一
拳
定
下
江
山
。

兩
人
你
來
我
往
的
互
毆
著
，
骨
男
抓
住
了
來
拳
揮
出
的
空
檔
，
一
個
上
勾
拳
結
實
地
自
左
方
打
中
巴

西
的
下
顎
。
巴
西
痛
得
大
吼
，
攻
勢
停
了
下
來
，
骨
男
彎
腰
向
前
猛
撲
，
雙
手
牢
牢
抓
住
巴
西
的
腰
，
狠

狠
地
將
他
撲
倒
在
地
。

巴
西
倒
地
之
後
，
骨
男
騎
在
他
的
身
上
，
兩
個
拳
頭
如
狂
風
暴
雨
一
般
重
擊
在
他
的
臉
上
。
巴
西
一

開
始
還
能
舉
起
手
臂
防
禦
，
很
快
就
滿
臉
鮮
血
，
他
漸
漸
無
力
抵
抗
，
隨
後
雙
眼
一
翻
，
昏
了
過
去
。

雖
然
巴
西
已
經
失
去
意
識
，
骨
男
仍
舊
坐
在
他
的
身
上
一
股
腦
狂
毆
，
我
看
情
況
不
妙
，
衝
過
去
想

把
他
拉
開
。
他
打
得
興
起
，
渾
然
顧
不
著
外
界
的
情
況─

─

我
正
要
制
止
他
，
他
已
經
一
個
拐
子
將
我
往

外
推
開
。
隨
後
他
慢
慢
意
識
到
這
場
打
鬥
早
已
結
束
，
於
是
拳
頭
停
了
下
來
，
看
著
底
下
血
肉
模
糊
的
巴

西
，
深
深
地
吐
了
一
口
大
氣
，
緩
緩
站
了
起
來
。

他
撩
起
上
衣
，
擦
了
擦
臉
上
半
乾
涸
的
血
跡
，
望
向
不
知
所
措
的
小
公
園
一
幫
人
。

「
你
們
『
小
公
園

』
的
，
乖
乖
給
我
待
在
北
邊
，
誰
再
去
星
巴
克
那
邊
亂
搞
，
就
等
著
進
醫
院
。
」
骨

男
指
著
倒
在
地
上
的
巴
西
說
。

0.2  

牢
籠  



虎與骨21 20

山
蚋
，
夜
市
的
角
頭
，
附
近
最
大
的
黑
道
勢
力
，
除
了
市
場
的
幾
個
街
道
，
他
可
以
說
是
整
個
夜
市

區
域
的
地
下
總
司
令
。

「
嗯
，
那
個
老
一
點
的
叫
煙
仔
皇
，
賣
走
私
煙
起
家
的
，
是
山
蚋
底
下
的
大
幹
部
；
他
後
面
站
的
那
個
，

掛
一
個
刀
疤
，
面
色
不
太
好
看
那
個
，
是
破
相
仔
，
我
以
前
在
西
門
町
就
聽
過
他
，
手
段
很
殘
，
後
來
跟

了
煙
仔
皇
，
在
他
底
下
做
事
。
」
他
說
。 

「
你
想
說
，
巴
西
和
山
蚋
搞
上
了
？
」

骨
男
搖
搖
頭
。
「
巴
西
有
點
氣
魄
，
小
公
園
好
歹
是
他
撐
起
來
的
，
他
知
道
規
矩
，
不
會
踩
過
線
。
」

「
那
我
就
不
懂
了
。
」

「
靠
北
，
我
也
不
懂
。
」
骨
男
說
，
「
小
公
園
以
前
沒
在
碰
藥
，
頂
多
打
架
勒
索
，
弄
弄
贓
物
那
些
的
，

為
什
麼
莫
名
其
妙
冒
出
幾
個
藥
頭
？
」

「
如
果
煙
仔
皇
真
的
對
公
園
有
什
麼
打
算
，
山
蚋
不
會
只
是
站
在
旁
邊
看
的
。
」
我
說
，
如
果
夜
市
真

有
人
想
要
擴
展
自
己
的
勢
力
範
圍
，
頭
頭
可
不
會
放
著
不
管
。

骨
男
抽
著
最
後
幾
口
煙
，
沒
有
答
案
。

「
講
正
經
的─

─

我
覺
得
公
園
要
出
事
情
了
。
」
良
久
，
骨
男
說
。

我
有
同
樣
的
感
覺
。

「
我
不
知
道
什
麼
時
候
，
但
萬
一
真
正
出
代
誌
，
跑
就
對
了
，
不
要
沾
上
這
個
狗
屎
。
」
他
又
說
。

「
幹
，
這
句
話
應
該
是
我
要
對
你
說
的
吧
。
」
我
說
。 

「
幹─

─

」
骨
男
張
開
微
微
發
顫
的
雙
手
，
神
色
顯
得
有
些
痛
苦
。
他
就
著
燈
光
檢
視
著
自
己
傷
痕
累

累
的
拳
頭
，
打
人
也
是
要
付
出
代
價
的
。

「
要
不
要
去
醫
院
看
一
下
，
骨
頭
搞
不
好
有
傷
到
。
」

「
你
是
在
靠
夭
喔
？
皮
肉
傷
，
過
兩
天
自
己
就
會
好
了
。
」
他
說
。
「
要
不
要
吃
冰
？
」

「
這
種
時
候
你
還
搞
？
」
我
說
。

「
是
要
還
是
不
要
？
」
他
說
。
我
說
好
啊
，
來
一
碗
綠
豆
粉
圓
。

「
又
是
綠
豆
粉
圓
？
光
是
看
你
吃
都
覺
得
膩
。
」

「
靠
北
，
那
你
又
問
我
要
不
要
？
不
然
我
改
要
一
杯
珍
奶
，
全
糖
少
冰
。
」

「
要
喝
珍
珠
奶
茶
回
夜
市
去
不
會
？
」

「
幹
，
白
目
欸
你
，
所
以
啊
，
我
就
將
就
一
下
，
來
個
綠
豆
粉
圓
啦
。
」

「
剛
剛
管
區
的
怎
麼
說
？
」
骨
男
給
我
弄
了
一
碗
綠
豆
粉
圓
，
自
顧
自
地
抽
起
煙
來
。

「
沒
有
啊
，
公
園
還
是
老
樣
子
。
」
我
一
面
吃
冰
一
面
說
，
「
他
們
說
，
這
陣
子
公
園
最
好
安
安
靜
靜
，

上
面
沒
話
講
，
他
們
樂
得
輕
鬆
。
」

「
哼
，
賊
頭
就
是
賊
頭
，
鼻
子
很
靈
。
」

「
嗯
，
你
這
話
什
麼
意
思
？
」
我
說
。

骨
男
吸
了
口
煙
，
「
夜
市
那
邊
，
今
天
來
的
那
兩
個
，
你
知
道
是
什
麼
人
？
」

「
有
看
過
，
但
不
認
識
，
山
蚋
的
人
吧
？
」
我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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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只
是
蜉
蝣
，
在
小
小
一
方
天
地
裡
掙
扎
求
活
，
公
園
是
我
們
的
街
頭
樂
園
，
也
是
我
們
的
枷
鎖

牢
籠
。沒

有
人
知
道
什
麼
會
來
，
我
們
只
能
靜
靜
地
等
待
，
等
著
火
燒
上
身
的
那
刻
，
希
望
真
的
到
了
那
個

時
候
，
我
們
都
不
至
於
傷
得
太
重
。

「─
─

媽
的
，
今
天
和
巴
西
那
白
目
仔
對
幹
，
其
實
大
家
差
不
多
差
不
多
，
他
那
拳
過
來
，
好
加
在
沒

真
的
倒
下
，
不
然
今
天
被
抬
走
的
人
就
換
成
我
了
。
」
他
說
，
「
後
來
我
扁
他
扁
那
麼
狠
，
就
是
要
讓
他
覺

得
自
己
一
點
機
會
都
沒
有
，
人
只
要
覺
得
沒
希
望
，
就
不
想
再
反
擊
了─

─

不
過
，
身
體
是
肉
做
的
，
你

多
會
打
也
只
是
一
個
人
，
人
家
隨
便
找
個
未
成
年
的
阿
弟
仔
，
槍
子
就
打
過
來
了
，
你
要
怎
麼
躲
？
到
那

種
時
候
，
你
才
會
知
道
什
麼
是
害
怕
。
會
怕
是
好
事
，
至
少
有
機
會
把
命
留
下
來
。
」

我
一
時
語
塞
，
不
知
道
如
何
回
答
。

「
好
像
從
來
沒
有
問
過
你
，
為
什
麼
你
當
初
想
到
要
擺
路
邊
攤
賣
冰
啊
？
」
沉
默
了
一
陣
，
我
換
個
話

題
說
。他

沒
立
刻
答
話
，
把
煙
頭
火
星
用
食
指
彈
掉
，
隨
手
扔
在
攤
子
底
下
的
鐵
罐
裡
。

「
我
爸
年
輕
的
時
候
做
金
光
黨
那
種
，
算
詐
騙
集
團
的
先
輩
吧
，
整
天
靠
唬
爛
賣
假
藥
給
那
些
阿
公
阿

嬤
，
從
來
沒
聽
他
說
過
一
句
像
樣
的
話
。
不
過
他
偶
爾
也
有
認
真
的
時
候
，
我
聽
他
講
過
，
做
什
麼
頭
路

最
好
？
『
第
一
好
賣
冰
，
第
二
做
醫
生
。
』
原
料
就
是
水
加
糖
，
成
本
低
。
我
流
氓
混
不
下
去
，
又
不
是
當

醫
生
的
料
，
那
就
做
最
好
的
頭
路
吧
。
」

「
靠
北
，
有
這
種
說
法
？
」
真
他
媽
夠
絕
的
，
「
這
話
你
也
信
？
」

「
幹
，
結
果
又
被
他
騙
了
，
賣
冰
累
死
了
。
詐
騙
集
團
就
是
詐
騙
集
團
。
」
骨
男
說
。

我
笑
了
，
點
上
一
支
煙
，
和
骨
男
一
起
呆
呆
望
著
前
方
往
來
的
人
潮
。

公
園
要
出
事
了
，
可
是
我
們
又
能
去
哪
裡
呢
？



這 是 一 個 狹 長 的 區 域 ， 四 面 八 方 都 是 狹 窄 的 巷 弄 ，
巷 弄 裡 則 佈 滿 了 店 家 與 路 邊 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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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世界太過積極，

無處可以讓人緩慢腐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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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坐
在U

N
D

ERG
RO

U
N

D

的
吧
檯
，
老
位
子
。
耳
邊
是
震
耳
欲
聾
的
金
屬
音
樂
，
整
個
地
面
都
隨

著
音
箱
震
動
。

小
四
大
聲
對
我
吼
著
什
麼
，
但
我
聽
不
清
楚
，
只
勉
強
聽
到
「U

N
D

E
RG

RO
U

N
D

」
什
麼
的
。

「U
N

D
ERG

RO
U

N
D

怎
樣
？
」
我
吼
回
去
，
然
後
喝
了
口
啤
酒
，
玻
璃
瓶
裡
還
剩
下
一
點
點
。

他
靠
得
更
近
了
一
點
，
「
我─

─

說
，
操
他
媽
的
天
龍
國
，
連U

N
D

ERG
RO

U
N

D

都
開
不
下
去
，

以
後
晚
上
要
我
去
哪
裡
混
？
去
市
長
他
家
樓
下
吹
喇
叭
逆
？
幹
你
娘
老
雞
掰
！
」

我
笑
，
和
他
碰
了
杯
，
他
也
笑
了
，
不
過
我
們
的
笑
聲
都
隱
沒
在
龐
然
的
轟
鳴
裡
。

台
上
嘶
吼
的
是
「
八
十
八
顆
芭
樂
籽

」
的
主
唱
阿
強
，
正
在
演
奏
的
音
樂
是
〈
我
要
在
死
之
前
給
你
一

個
飛
踢

〉
。

你
不
太
可
能
聽
得
明
白
他
究
竟
在
唱
些
什
麼
，
我
聽
過
幾
次
他
們
的
現
場
，
即
使
遇
到
台
上
樂
手
多

過
台
下
觀
眾
的
冷
場
，
他
們
也
絕
對
會
用
百
分
之
百
的
熱
度
把
現
場
每
一
個
人
都
轟
炸
到
跳
起
來
為
止
。

「
你
可
以
來
我
的
店
裡
表
演
，
」
一
旁
的
費
馬
說
，
「
表
演
吹
喇
叭
。
」

「
吹
你
老
木
啦
幹
。
」
小
四
打
了
一
個
長
長
的
酒
嗝
，
「
我
去
廁
所
。
」

「
你
最
好
暫
時
停
止
呼
吸
。
」
我
跟
他
這
麼
說
。
小
四
聳
聳
肩
，
扶
了
扶
眼
鏡
，
撥
起
在
眼
前
晃
盪
的

瀏
海
，
隨
後
跳
下
高
腳
椅
，
順
勢
把
站
在
一
旁
的
羅
北
和
廖
熊
撞
開
，
一
晃
一
晃
地
往
廁
所
去
了
。

「
白
爛
，
懶
人
屎
尿
多
。
」
羅
北
朝
小
四
踹
了
一
腳
，
卻
踹
了
個
空
，
小
四
進
廁
所
前
對
他
比
了
個
中

指
。「

所
以U

N
D

ERG
RO

U
N

D

真
的
要
關
啦
？
」
我
說
，
此
刻
音
樂
轉
換
，
換
到
〈
花
椰
菜
之
歌

〉
，
整

個
空
間
的
氣
氛
立
即
溫
和
許
多
。

「
開
了
又
停
，
停
了
又
開
，
這
次
聽
說
紀
念
T
還
有
紀
念
毛
巾
都
做
下
去
啦
，
應
該
是
真
的
不
行
了
。
」

費
馬
揩
了
揩
嘴
，
他
的
鬍
子
上
滿
是
啤
酒
泡
沫
。
「
兩
邊
還
在
談
續
約
的
問
題
，
聽
說
房
東
那
邊
壓
力
太

大
。
」「

壓
力
太
大
是
怎
樣
？
」

「
如
果
左
鄰
右
舍
都
在
抱
怨
你
的
房
客
製
造
問
題
，
整
天
找
你
麻
煩
，
你
會
怎
樣
？
繼
續
租
下
去
還
是

乾
脆
收
回
來
算
了
？
租
給
人
家
開
個
服
裝
店
賣
賣
小
首
飾
，
不
吵
不
鬧
，
那
不
是
皆
大
歡
喜
？
」

「
幹
，
夜
市
有
缺
這
種
店
嗎
？
」
我
說
。

「
幹
。
」
廖
熊
說
。

「
幹
你
老
師
咧
。
」
剛
從
廁
所
回
來
的
小
四
，
不
明
就
裡
地
跟
著
開
幹
。

「
又
關
老
師
屁
事
？
」
費
馬
說
，
示
意
酒
保
再
來
一
罐
啤
酒
。

「
不
關
他
的
事
，
關
文
化
部
長
的
事
，
講
啥
洨
重
視
台
灣
獨
立
音
樂─

─

」
小
四
搖
搖
頭
，
「
什
麼
表

演
場
所
不
能
請
酒
牌
？
政
府
講
的
話
，
隨
便
講
我
們
隨
便
聽
啦
。
」

我
們
陷
入
沉
默
，
音
樂
持
續
轟
鳴
。

「
你
們
很
煩
耶
，
不
要
什
麼
都
怪
政
府
好
不
好
？
就
讓
音
樂
歸
音
樂
，
政
治
歸
政
治
不
可
以
嗎
？
」
廖

熊
捏
起
嗓
子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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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幹
你
娘
，
非
人
生
物
給
我
閉
嘴
啦
。
」
小
四
說
。

不
管
怎
樣
，
有
人
的
地
方
就
有
紛
爭
，
有
紛
爭
的
地
方
就
有
政
治
，
雙
贏
往
往
只
是
個
口
號
，
你
進

一
步
我
就
非
得
讓
一
步
不
可
，
你
讓
還
是
我
讓
？
讓
又
要
讓
多
少
？
這
就
是
政
治
了
。

表
演
結
束
之
後
，
不
少
人
仍
舊
留
在U

N
D

ERG
RO

U
N

D

胡
聊
閒
扯
，
工
作
人
員
也
沒
趕
大
家
的
意

思
。
大
夥
醉
成
一
團
，
D 

J
將
音
樂
放
得
很
大
聲
，
我
聽
出
是
「
甜
梅
號

」
的
〈
一
個
人
的
水
道

〉
，
已
經

解
散
的
樂
團
總
是
讓
人
感
傷
，
挺
懷
念
貝
斯
手
小
葉
，
表
演
時
他
總
是
背
對
著
台
下
的
觀
眾
。

鬼
混
到
十
二
點
多
，
D 

J
放
了
「
觸
執
毛

」
的
音
樂
，
「Tim

e to Say G
ood N

ight

」
，
歌
詞
裡
聽
得

懂
的
也
就
這
麼
一
句
，
意
思
是
跟
我
們
說
，
老
子
要
關
門
了
，
你
們
這
些
醉
鬼
也
差
不
多
該
閃
人
了
吧
？ 

「
走
啦
，
抽
煙
啊
。
」
費
馬
拿
出
他
的
七
星
軟
包
，
壓
扁
的
煙
盒
沾
上
濕
答
答
的
啤
酒
，
整
包
爛
糊
糊

的
，
看
起
來
像
是
快
要
散
掉
似
的
。

我
們
一
個
接
一
個
沿
著
地
下
室
樓
梯
走
上
去
，
通
過
鋪
天
蓋
地
、
經
年
層
疊
著
樂
團
表
演
海
報
的
牆

面
空
間
，
推
開U

N
D

ERG
RO

U
N

D

位
於
一
樓
的
大
門
，
走
到
對
面
的
師
大
公
園
。

師
大
商
圈
沿
著
師
大
路
畫
下
一
道
界
線
，
一
邊
是
屬
於
夜
市
的
巷
弄
，U

N
D

ERG
RO

U
N

D

就
位
在

夜
市
的
邊
緣
；
它
的
對
面
則
是
狹
長
的
師
大
公
園
，
公
園
旁
的
巷
弄
裡
，
以
往
有
著
各
式
各
樣
的
咖
啡
館

與
餐
廳
，
如
今
因
為
店
家
擋
不
住
本
地
住
戶
的
抗
議
聲
浪
，
一
間
接
著
一
間
收
掉
了
。
據
說
有
條
法
律
是

這
麼
講
的
：
六
米
以
下
的
巷
弄
不
得
開
設
飲
食
相
關
行
業
。
不
過
長
眼
睛
的
人
都
看
得
出
來
，
整
座
台
北

城
的
六
米
巷
弄
裡
塞
滿
了
各
式
各
樣
的
咖
啡
館
和
餐
廳
，
住
戶
與
店
家
基
本
上
相
安
無
事
，
獨
獨
師
大
商

圈
將
這
條
法
令
執
行
得
最
為
徹
底
。

午
夜
的
師
大
公
園
人
車
都
少
了
許
多
，
我
們
在
那
座
牙
膏
雕
塑
前
或
坐
或
站
，
然
後
紛
紛
點
起
煙
來
。

半
晌
，
羅
北
彈
起
他
的
吉
他
，
是
首
年
紀
比
我
還
大
的
老
歌
，
「
紅
螞
蟻
」
樂
團
的
〈
愛
情
釀
的
酒
〉
。

整
個
場
面
頓
時
像
是
初
學
者
的
音
樂
教
室
般
熱
了
起
來
，
副
歌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紛
紛
不
成
調
的
哼
著
「
因

為
它
燙
不
了
你
的
舌─

─

也
燒
不
了
你
的
口

」
，
其
實
也
就
只
會
這
兩
句
。

「
台
北
是
個
沒
有
文
化
的
地
方
，
」
費
馬
說
，
「
你
知
道
這
個
地
方
為
什
麼
沒
有
文
化
嗎
？
」
他
檢
查
著

自
己
光
溜
溜
的
腳
底
板
，
隨
意
抹
了
抹
上
頭
的
灰
塵
。
頂
著
一
頭
蓬
亂
長
髮
的
他
經
常
打
著
赤
腳
到
處
走
，

有
次
他
在
公
園
附
近
踩
到
碎
玻
璃
渣
，
結
果
弄
得
腳
底
都
是
血
，
路
都
沒
辦
法
走
，
只
好
臨
時Call

我
載

他
去
掛
急
診
。
即
便
如
此
，
他
好
像
仍
舊
沒
有
穿
上
鞋
子
的
意
思
。

「
你
娘
老
雞
掰
咧
，
沒
文
化
就
是
沒
文
化
，
哪
有
為
什
麼
。
」
小
四
說
。

「
當
然
有
，
你
知
道
為
什
麼
嗎
？
」
費
馬
說
。

「
啊
，
為
什
麼
？
」
我
說
。

「
因
為
台
北
這
個
地
方
不
能
生
火
。
」
費
馬
說
。

「
白
癡
喔
，
生
啥
洨
火
啦
，
幹
。
」
廖
熊
說
。

「
真
的
啊
，
整
個
台
北
都
規
定
不
能
生
火
，
犯
法
的
。
」
費
馬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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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幹
，
不
是
一
堆
人
初
一
十
五
在
那
邊
燒
紙
錢
？
」
小
四
說
。

「
就
不
是
跟
你
說
金
爐
啊
，
我
說
的
單
純
就
是
生
火
，
你
在
公
園
起
一
個
火
堆
看
看
，
警
察
很
快
就
會

來
喔
。
」
費
馬
伸
出
兩
隻
手
來
，
「
知
道
怎
樣
？
只
要
你
沿
著
淡
水
河
一
路
升
起
火
堆
，
把
木
柴
燒
成
熊
熊

烈
火
，
這
個
地
方
很
快
就
會
有
文
化
了
。
火
會
聚
集
人
，
有
人
的
地
方
就
有
文
化
。
」

「
恁
娘
咧
，
龍
山
寺
整
天
都
在
燒
，
他
們
最
有
文
化
。
」
廖
熊
說
，
「
說
真
的
，
費
馬
你
的
咖
啡
館
不

如
改
成Live H

ouse
，
這
樣
我
們
就
有
地
方
去
了
。
」
他
的
上
衣
不
知
幾
時
已
經
脫
了
下
來
，
這
傢
伙
居
然

還
長
胸
毛
，
不
愧
是
熊
。

「
靠
北
喔
，
講
得
好
像
台
北
除
了U

N
D

ERG
RO

U
N

D

就
沒
有Live H

ouse

了
一
樣
，
公
館
還
有

The W
all

啊
。
」
費
馬
乾
掉
最
後
一
口
啤
酒
。 

費
馬
跟
誰
都
很
熟
，
認
識
一
堆
三
教
九
流
的
朋
友
，
從
混
黑
道
的
兄
弟
到
嗑
藥
的
毒
蟲
，
好
像
每
個

人
都
很
容
易
跟
他
稱
兄
道
弟
。
他
在
溫
州
街
的
巷
子
裡
開
了
間
咖
啡
館
，
名
叫
費
馬
最
後
定
理
。
發
明
這

個
定
理
的
是
個
幾
百
年
前
的
老
外
，
名
字
自
然
就
叫
做
費
馬
，
當
時
他
給
數
學
界
出
了
一
道
世
紀
難
題
，

問
題
乍
看
之
下
簡
單
得
要
命
，
卻
花
了
數
學
家
三
百
多
年
的
努
力
才
解
開
。
我
問
過
費
馬
，
咖
啡
館
取
這

名
字
是
不
是
因
為
喜
歡
數
學
的
關
係
，
他
卻
說
只
是
覺
得
「
最
後
定
理

」
四
個
字
聽
起
來
很
帥
罷
了
。
聽

獨
立
音
樂
的
那
一
掛
朋
友
常
常
泡
在
費
馬
最
後
定
理
，
我
偶
爾
會
過
去
。
這
幾
年
咖
啡
館
生
意
變
得
太
差
，

沒
辦
法
之
下
，
也
兼
做
進
口
啤
酒
的
生
意
。
這
人
休
閒
時
熱
愛
棒
球
，
組
了
支
社
區
棒
球
隊
，
我
跟
幾
個

朋
友
去
看
過
他
們
在
河
濱
公
園
的
比
賽
，
游
擊
守
備
挺
不
錯
。

「
看
來U

N
D

ERG
RO

U
N

D

是
沒
救
了
。
」
羅
北
放
下
吉
他
，
再
度
點
上
一
支
煙
。

「
小
四
啊
，
」
我
對
小
四
說
，
「
你
可
以
在
音
樂
雜
誌
上
寫
幾
篇
文
章
吧
？
」

「
幹
，
有
洨
用
？
出
不
了
幾
期
又
倒
了
，
期
刊
很
難
做
啊
。
」
小
四
說
，
「
不
過
啊
，
說
到
寫
，
恁
爸

早
就
寫
過
啦
，
《
潮
音
樂

》
啊
、
《
街
頭
之
聲

》
啊
，
都
寫
了
，
也
不
知
道
幾
隻
貓
看
過
。
」

「
也
許
可
以
放
上
F 

B
，
呼
籲
文
化
部
介
入
輔
導
之
類
的
…
…
」
費
馬
說
。

「
呼
個
屁
，
呼
大
麻
比
較
快
啦
。
幹
，
文
化
部
你
叫
得
動
？
放
F 

B
賺
一
百
幾
十
個
讚
，
朋
友
幫
你

轉
貼
再
幾
個
讚
，
然
後
淹
沒
在
臉
書
海
裡
，
最
多
就
是
這
樣
了
。
」
小
四
往
後
一
倒
，
整
個
人
躺
在
水
泥

地
板
上
，
叼
在
嘴
上
的
煙
兀
自
燃
燒
。
「
欸
，
你
們
會
不
會
有
那
種
，
好
像
整
個
城
市
都
容
不
下
你
的
感

覺
？
」

「
不
會
啦
，
整
個
城
市
都
是
你
的
行
動
咖
啡
館
。
」
羅
北
說
，
他
開
始
彈Beatles

的
〈
挪
威
的
森
林
〉
。

I once had a girl / O
r should I say / She once had m

e

「
整
個
城
市
都
是
六
米
巷
弄
啦
，
」
費
馬
說
，
「
弄
不
好
下
次
輪
到
我
的
店
要
收
掉
了
。
」

「
幹
，
你
先
想
辦
法
不
要
自
己
倒
掉
吧
。
」
小
四
說
，
「U

N
D

ER
G

R
O

U
N

D

如
果
真
的
收
了
，
真
他

媽
會
讓
我
厭
世
欸
，
這
個
城
市
實
在
太
正
向
、
太
認
真
了
，
所
有
人
都
腦
充
血
到
讓
我
毛
骨
悚
然
。
」

「
靠
北
，
你
是
哪
裡
充
血
？
」
廖
熊
笑
。

「
懶
叫
充
血
啦
，
爽
了
沒
？
媽
的
不
要
笑
，
這
個
世
界
真
的
有
夠
認
真
，
想
要
找
個
能
夠
讓
人
苟
延

殘
喘
的
地
方
都
找
不
到
。
人
生
他
媽
實
在
太
長
太
長
了
，
我
只
想
慢
慢
地
腐
朽
爛
掉
，
這
樣
也
不
行
嗎
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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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講
到
這
個
充
血
有
沒
有
？
我
前
幾
天
喝
超
茫
的
，
頭
一
整
個
爆
炸
痛
，
我
吃
了
三
顆
普
拿
疼
，
好

不
容
易
不
痛
了
，
變
成
脹
脹
的
那
種
感
覺
，
然
後
想
說
看
個
A
片
來
打
個
手
槍
，
結
果
你
知
道
怎
樣
嗎
？

我
一
開
始
尻
槍
的
時
候
，
頭
又
痛
起
來
，
本
來
不
爽
打
了
，
又
想
說
不
行
，
好
歹
要
打
出
來
才
能
對
自
己

的
人
生
有
所
交
代
這
樣
，
結
果
越
打
頭
越
痛
耶
，
到
最
後
我
的
頭
都
快
爆
炸
了
，
好
像
有
個
雞
巴
人
拿
螺

絲
起
子
在
我
太
陽
穴
上
一
直
死
命
地
戳
那
樣
。
」
廖
熊
煞
有
其
事
地
說
。

我
們
愣
了
一
下
，
然
後
一
起
爆
笑
出
來
。

「
幹
你
娘
咧
，
你
都
頭
痛
成
這
樣
，
怎
麼
還
會
想
到
要
打
手
槍
啦
？
」
費
馬
說
。

「
媽
的
你
真
的
是
個
白
癡
耶
，
你
爸
當
初
應
該
把
你
射
在
牆
上
算
了
。
」
羅
北
說
。

「
幹
，
我
就
不
信
你
們
都
沒
有
這
樣
過
。
」
廖
熊
說
。

「
才
沒
有
咧
，
這
種
事
是
像
你
這
種
腦
殘
專
屬
的
。
」
羅
北
說
。

「
嘿
，
拜
託
，
這
他
媽
太
屌
了
好
不
好
？
頭
都
快
痛
死
了
還
想
到
要
打
手
槍
，
我
們
應
該
要
對
廖
熊

表
示
身
為
男
人
的
最
高
敬
意
。
」
小
四
一
臉
佩
服
地
說
，
「
重
點
是
，
你
最
後
到
底
射
了
沒
？
」

「
我
是
那
麼
容
易
放
棄
的
人
嗎
？
雖
然
頭
痛
到
靠
北
，
當
然
還
是
要
射
啊
。
」
廖
熊
說
，
「
射
出
來
之

後
我
就
睡
著
了
，
媽
的
，
好
啦
，
也
可
能
是
昏
倒
了
。
」

「
真
是
一
條
好
漢
，
男
人
中
的
男
人
，
能
夠
打
手
槍
打
到
昏
倒
，
你
也
真
他
媽
前
無
古
人
後
無
來
者

了
。
」
小
四
搖
頭
嘆
息
。

酒
精
開
始
發
揮
作
用
，
我
們
在
公
園
裡
一
邊
餵
蚊
子
一
邊
胡
言
亂
語
。
我
躺
在
公
園
的
水
泥
地
上
，

看
著
頭
上
無
雲
的
夜
空
，
光
害
很
重
，
一
顆
星
星
也
看
不
見
，
漆
黑
的
天
空
僅
有
一
輪
殘
月
。

其
他
人
一
早
都
要
上
班
，
兩
三
點
的
時
候
紛
紛
走
了
，
留
下
我
和
費
馬
一
路
聊
到
天
色
微
亮
。
我
們

盡
是
講
些
言
不
及
義
的
廢
話
，
偶
爾
談
起
某
些
早
已
逝
去
的
事
物
。

和
他
告
別
之
後
，
我
帶
著
輕
微
的
宿
醉
以
及
熬
夜
後
的
飄
飄
然
，
緩
緩
走
回
泰
順
街
。

師
大
公
園
的
街
道
慢
慢
醒
了
，
上
班
的
人
流
再
度
現
身
馬
路
。
看
見
轟
轟
駛
過
的
車
潮
，
我
感
到
說

不
出
的
煩
躁
，
夜
裡
那
些
對
話
在
我
恍
惚
的
腦
袋
裡
迴
盪
。
這
個
世
界
太
過
積
極
，
無
處
可
以
讓
人
緩
慢

腐
朽
。對

於
看
不
到
希
望
的
我
們
來
說
，
人
生
實
在
他
媽
太
長
太
長
了
。



人 生 他 媽 實 在 太 長 太 長 了 ，
我 只 想 慢 慢 地 腐 朽 爛 掉 ， 這 樣 也 不 行 嗎 ？



1
哀鳴街
會思考存在意義的生物是很痛苦的，

存在本身是一種罪，

活著就必然付出代價。


